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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菜系，品类多奇，讲究不
一。不过在我看来，能跳出菜系的
框架，游刃于甜咸的喜好，却在大
众家庭餐桌上频繁出没的，唯蛋炒
饭而已。印象中，它作为一道家常
菜，却一直被我吃成了主食。

刚记事的年纪，妈妈的手艺便
掌控着全家人的食欲。而蛋炒饭对
我，是全家独有的待遇。几滴油、一
颗蛋、一撮盐，便能赋予一碗平淡的
隔夜饭，一场食指大动的嬗变。

“嗒嗒嗒……”筷子撞碗的声
音一旦响起，便如同吹响了前奏，
我的目光也像追光灯一样有了焦
点，童年那个光线黯淡的小小灶
台，就成了母亲的舞台。自她抽筷
挑动蛋浆开始，我便被美食的音符
所勾连，不甘心只是简单当个观
众，双脚也像有了肌肉记忆一样凑
过去，哪怕只是增加参与感。

即便母亲怕油星飞溅，不停催
促我一边去，我也非要见到蛋浆在
锅中绽放成型才肯放心，有时纵然
身子退到一旁，仍馋心不改，不忘伸
长脖子踮脚往锅里张望。直到那碗
溢着香气、泛着油光、带着家味的蛋
炒饭，被我端在手里、嚼在嘴里、吞
进肚里，这份期盼才算不负初衷。

我和蛋炒饭的缘分由来
已久。小学时，我从镇

上放学回家通常要走近一个小时的
路，往往人没到家就已饥肠辘辘。
彼时离晚饭时间还早，大人们还在
外务工，大多数时间我只能望着空
空如也的锅碗瓢盆束手无策。

许是饥饿提升了大脑转速。某
天，院里的母鸡刚下了蛋，鸡窝中突
然传出一阵惊喜的“咯咯咯”声。我
仿佛被这叫声点化，灵光乍现，一碗
蛋炒饭的架构在脑海中突围而出。
来不及规划，几秒的时间，我已抱来
柴火。洗锅烧火，对小小的我而言
自不必说，只是平常心思主要用来
关注鸡蛋下锅，没空去注意蛋炒饭
的具体操作。打蛋、动筷、搅匀……
即使是依样画瓢，我也有模有样。
但我却忽略了装油的罐子，没注意
平时大人炒饭前有舀油的动作，还
没等锅干透，便把碗中的蛋浆一股
脑儿地倒入锅中……等碗中蛋浆悉
数滴尽，往锅里一看，里面的情形早
已脱离了想象：蛋花全粘在了锅上，

连铲子也搅不动了，本应黄艳艳的
颜色此刻却黑糊糊的，锅里也冒出
黑烟……吓得我急忙跑出家门，唤
来邻居救火。

人生第一次做蛋炒饭，就这样潦
草地以昭告全村的方式以失败而告
终，甚至还成了邻家家长教育孩子炒
饭做菜的失败案例。万幸的是，从那
以后，我做蛋炒饭再未失过手。

后来辗转多个城市，尝试各地
的蛋炒饭，做法大同小异，只是特
色不一：有些地方喜欢加酱油，有
些喜欢加肉、加菜，而我还是喜欢
放葱，绿白简单，却自然增色……
像家，极尽普通却温暖包容。

学会了生活，自然就懂得了
爱。如今，在家里做蛋炒饭，不仅
要放葱，还必备嫩玉米、青椒、洋
葱、火腿粒，偶尔还酌情添加几颗
榨菜粒……色彩缤纷，鲜艳诱人，
只一眼便怦然心动。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到腊月，家里的火塘上，便会挂
着一排熏得黄灿灿的腊肉。只是，没有
母亲同意，全家没人敢动那些腊肉。这
些挂在眼前晃来晃去的腊肉，对孩子来
说，简直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煎熬。

不过我毕竟人小，这种煎熬还不那
么强烈，不像三哥他们几个，老在母亲
面前叽里咕噜地念叨吃腊肉的事情。

一晚，三哥忍不住对母亲提出质
问：“哪个规定只有过年才吃腊肉？”三
哥这次好像与父亲达成了默契，不是孤
军作战。母亲还没说话，坐在火塘边抽
叶子烟的父亲抬头说：“娃儿们想吃，你
明天就弄点腊肉煮给他们尝尝嘛，过年
也不差那一点儿。”三哥的话本来就惹
母亲不快了，父亲更是不会看势头。话
音刚落，便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吃吃
吃，家里有多大个家底，你这个当爹的
不晓得吗？到时三亲六戚那么多人，来
了啷个办？”父亲不再言语，母亲态度更
加坚决，大声说：“我再说一遍，不到过
年，火塘上的腊肉谁也不准动！”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火塘上吊着茶
壶的铁吊钩，突然换成了鼎罐，而
且还是家里最大的那口鼎罐。只

要看见大鼎罐，大家都知道

有肉吃了，可我却没闻到煮腊肉的香
气。三哥揭开盖子，飘出来的香味真不
是腊肉味。原来，鼎罐里炖的是几大坨
猪大骨和萝卜。猪大骨上虽有一些没
剔干净的肉，可我们想吃的却是油光光
的肥猪肉。不过，有猪大骨吃，也实属
不易，那是母亲专门去镇上买的。镇上
的猪肉摊，只有猪骨头便宜，想买的人
多，天不亮就得去，若晚一点，连骨头渣
渣也不会有了。

鼎罐炖的时间一长，骨头里的骨髓
油便被炖了出来，溢满在鼎罐里，飘出
的香味直往房梁上蹿。悬挂在房梁上
的腊肉，好像也被感染，一股股腊肉香
味竟也飘入了鼎罐，以至于我们在喝骨
头萝卜汤时，三哥情不自禁地喊道：“汤
里有腊肉的香味！”

那时，我以为与火塘有关的生活会
陪伴我一辈子，没想到十年之后外出求
学，烟熏火燎的火塘便成了一去不复返
的过往。如今，岁月虽已远去，心中怀
念的火塘，依然是
那鼎罐里的腊肉飘
香。（（作者系中作者系中
国散文学会会国散文学会会
员员））

新春快乐
□□邓勇邓勇

又一年了
妈妈在灶屋推豆腐
锅里的酥肉嗞嗞作响
爸爸在地坝劈柴
一块块柴
像豆腐一样整整齐齐
我在屋外的木桌上
铺开有金粉的红纸
一撇一捺，写着新春

云朵好美
我们有多久没看过天空了
阳光也很好
染着春联，闪闪发光
狸花猫在窗户的阴影下打盹
土狗追着蝴蝶，忘记了中午的排骨
午后，少年的诗集里，有雪花纷飞

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我想去看看
爬过的山穿过的树林
是否还有我儿时跌倒的脚印
尽管那很疼痛
也足以治愈现在的我

此刻妈妈在对岸喊
“回家吃晚饭啦”
一个一个烟花
在天上绽放成星星
我突然想到
今晚有我爱吃的扣碗
也有一张团圆的方桌
等着我们坐下

又一年了
举杯声中依然有“新春快乐”
夜空中依然有，灯花和烟花
新的一年，我们不妨勇敢一点
去完成那些未完成的
去经历那些未经历的

即使曲折一点，远
一点，也没关系

就当作是命运对我
们，新鲜的馈赠

（（作者系重庆市沙作者系重庆市沙
坪坝区作协会员坪坝区作协会员））

拳令声声闹新年 □□吴洛加吴洛加

鼎罐里的腊肉香 □□周康平周康平

饭食记 □□谭鑫谭鑫

“二红喜呀！”“四季财呀！”“老
虎！”“棒棒！”“鸡！”……除夕越来
越近了，小区内已有吃年饭的了。
欢声笑语中不时传出猜拳行令声，
或高亢激越，或抑扬顿挫，让人血
脉偾张击节欢呼：这年，轰轰烈烈、
热热闹闹才够味！

对重庆人而言，酒与拳是打不
散的亲兄弟，拳令也是乡土文化中浓
墨重彩的一笔。上周六，王哥得了年
终奖，被众人簇拥着去酒楼“搓一
顿”。热情洋溢地致过开场白，主人
手持酒杯仰脖先干为敬，宴席就此开
场。在此起彼伏的赞扬、感谢、祝福
声中，酒杯“叮叮当当”响成一片。

菜罢五味、酒过三巡后，主人家
拉开了好戏大幕。王哥手指叩桌：

“吔，兄弟们，这么喝进度怕是有点
慢哦。”斜对面立刻有人响应：“啷个
嘛，未必要整它几拳么？”但凡酒喝
到这个份上，节目就该出场了。

于是推出了“酒司令”，掌管斟
酒、派酒等事务。王哥目光巡视全
场，伸手在空中画了一道线：“老规
矩，打南北。”众人鼓掌，便按座次划
分为南北派，女性也加入不同阵营，
刚刚还勾肩搭背的闺蜜，转眼便分道
扬镳，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

战令既出，先锋拍马登场。彼
此笑容可掬，碰拳致意：“哥俩好啊”

“好得不得了啊”“一定好到底呀”，
两手翻飞交战起来。输家喝酒，赢
家继续迎战。犹如接力赛，拳手排
序极有讲究，或先声夺人，或后发制
人。曾有高手连战皆捷兵不血刃，
此谓“杀通刀”，败方追加罚酒。输
方嚷着重新分配南北，力量以求均
衡，再度开战。

看重庆人划拳行令很有趣，拳
令并无固定版本，最常见数字入
令：一点点呀，二红喜呀，三星照
呀，四季财呀，五魁首呀，六六顺
呀，七个巧呀，八仙坐呀，九月九
呀，全家好呀。随着场上气氛渐
浓，拳令内容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国内、国
外，统统可搬来。不少拳令方言俚
语满天飞，重庆人心领神会笑痛肚
子，外地人则如坠云雾不辨所以。

有人以不会划拳为由想躲酒，
被火眼金睛的王哥识破：“莫得事，
猜子儿、棒棒鸡，随便你选。”于是摸
出一枚硬币，让对方过目验证。手
在桌下鼓捣一番，握紧伸出让对方
猜有无。猜拳人目不转睛，盯住对
手，出拳方或抬头望天，或一言不

发，或似笑非笑，表情丰富得可以当
演员，双方演戏般斗智斗勇。敲“棒
棒鸡”的多为女生，脆生生的“棒棒
鸡”，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拳战的高潮永远是“乱劈
柴”。双方或坐或站，一个“请”字
便交火，先前那些花里胡哨的拳令
被浓缩到极致，精简成短语甚至
一、二、三的数字，拳随风起，手到
令到，气出丹田，声震屋瓦，旁观者
手舞足蹈呐喊助威，现场空气热闹
得一根火柴便可点燃。

重庆女人的拳战本事深不可
测。去年春节曾参加一朋友聚会，
也是南北派，同样一剑封喉的“乱劈
柴”。这场十指大战成绩相当，最后
九局定胜负。赛过八局，4:4战平。
末局，南派老大领军出场，砍瓜切菜
收拾了北派四员大将。此时南派老
大满脸得意，北方主帅一副苦瓜相。

岂料，场上突然跳出一个小姐
姐，众人抬眼一看，认出是北派主帅
的娇妻。她先前滴酒不沾，大多数时
间依偎着夫君笑眯眯作壁上观。此
时她兀地拍马杀到阵前，及腰长发往
后一甩，啪地一声拍开老公的手：“爬
远些，看我的！”眼光挑战似的投向对
手，意思是问“可以吗”。已连胜四拳

的南派老大宽容地笑笑，尽
管放马过来。双方以掌相
击：“乱就乱哪！”便电光石
火般乒乒乓乓交上了手。所
有人只看到了开局，却没有猜到结
果。不出三拳，那主帅竟败下阵去。
小姐姐越战越勇，竟连擒对手五将，来
了个咸鱼翻身。有人惊风扯火大声发
问：“这女娃儿拳法太霸道了，是干啥
子的哟？”连问三遍，竟无人应答。

蛇年大吉，全民狂欢，在猜拳行
令中红红火火闹新年，岂不快哉？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